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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风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夏雨雨人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我认为

世上的雨大抵可分三种。第一
种是诗人眼中的雨。第二种是
农人眼中的雨。第三种是孩子
眼中的雨。

诗人眼中的雨，是李商隐的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时；是戴望舒在雨巷里，希望遇
到的那个丁香姑娘。

农人眼中的雨，是杜甫的好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好雨；
是滋补大地的如膏雨和贵如油
的。对于农人来说，好雨就是生
命，收获和希望。

孩子眼中的雨是何凯华的
“暮色渐近，雨声停歇，河边、菜
田、蕉林，天地间湿漉漉，布谷鸟
重新啼叫，一只喜鹊嗖地掠过枝
头，从草丛里爬出漫步的，是田
螺一样大的蜗牛，青蛙在池塘成
双欢唱交配，汇成初夏最旺盛的

生命交响，集训的龙舟在傍晚开
阔的江面开始飞驰呐喊的龙舟
雨……”

真是膏雨时降，万物以嘉，
想不喜欢雨都难。可我既不是
诗人，也不是农人，更不是孩子，
要说对雨的喜欢，尤其来岭南
后，还真是勉强，因为雨总是在
我上班的时候下，还美其名曰上
班雨。

上班雨如戴叔伦的“雨急山
溪涨，云迷岭树低。凉风来殿
角，赤日下天西。”如苏东坡的：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
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
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
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
面，倒倾鲛室泻琼瑰。”走在岭南
的夏天，如果遇到白天比夜的黑
还黑，不要奇怪，真的是刚刚还
艳阳高照，顷刻间，黑风黑云笼

罩在黑沉沉的天幕上，噼里啪啦
中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叮叮咚
咚急促地敲打着天地间的万物，
似在说：“我来了，我来了，都给
我让路，给我让路……”全然不
管不顾正在路上奔波讨生活的
人们。

这就是岭南夏天的雨。不
矜持，不作做，不羞涩，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雨横风狂，轰轰烈
烈，气势磅礴地从天而降，痛快
而下，来去匆匆中将天地冲刷得
清清爽爽，恨不得让地下的树影
都渗出绿油来。按理说我是喜
欢岭南夏雨这快、急、痛快、不磨
叽的性格。但我却是怕的，因为
每次从地铁钻出来的时候，就被
黑的天、大的雨阻滞，眼见着离
上班打卡的时间越来越近，只好
全然不顾淑女的形象，拎着鞋子
光着脚冲进雨中，就这样被雨水

浸泡的脚丫得了奇痒难耐的“脚
气病”，叫我怎能喜欢这霸道而
又任性的夏雨呢？

夏雨才不管我喜欢还是不
喜欢，这不，一进入 6 月，迎来南
方高温补贴的同时也迎来了“龙
舟水。”大家正在为端午节的到
来准备包粽子、赛龙舟的时候，
我居住的小区突发疫情，于是一
场和时间赛跑的核酸检测工作
突降我身边。

最 辛 苦 的 就 是 检 测 卫 士
了。在 30 多度的高温中长时间
身穿防护服进行采样，厚厚的防
护服里满是汗水，严实的防护手
套里也满是汗水，双手被泡得发
白、发皱…突然暴雨来了，砸到
医护人员身上，里面是汗水，外
面是雨水，里里外外都是水，真
成了名副其实的雨人。

我看着雨中的雨人们，泪水

突然冲出了眼眶。想起汉朝刘向
《说苑·贵德》中的句子“春风风
人，夏雨雨人”说的不正是忘我无
私、忙着没日没夜做核酸检测和
接种疫苗的所有医护人员么？成
为雨人的还有红色突击队队员、
民警、志愿者和所有正在排队等
待检查核酸的市民，他们在雨中，
没有慌乱，淡定地保持“广式队
形”，像春天的风一样温暖人，像
夏天的雨一样滋润人！

大雨过后，乌云褪尽，万物
如洗，树木花草都生机勃勃，一
个昂然、灿烂、蓬勃、充满活力的
世界呈现我眼前，打破了我对雨
的原有认知，难道不该有第四种
雨吗？落在夏雨雨人眼中的雨，
让人喜不自禁，终生铭记。难道
不是这样吗？做一个春风风人，
夏雨雨人的人就是会让人终生
铭记的！

江南人喝茶也喝得文雅
秀气，旧时讲究的大户人家
多用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小
口小口抿着喝。记得年少时
读《红楼梦》，印象颇深的莫
过于轻裘脂粉堆里的“仙姑”
妙玉，这位“十指不沾阳春
水”的官家小姐，对品茶之道
自有一番独到的风流见解：
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
物、三杯便叱之为“饮牛饮
骡”。

若当秋、冬之际，小盏饮
茶自然风雅无边，可时值盛
夏，却让我怀念起北方人大
碗喝茶的爽快劲儿。我儿
时，曾在北方乡下阿婆家呆
过一段日子。彼时正值盛
夏，为了给田地里干活忙碌
的丈夫送茶点垫饥解渴，阿
婆每天上午先烧好一壶开
水，然后抓上一撮茶叶，扔在
茶壶里，一冲泡就是满满一
大壶绿茶。约莫中午时分，
阿婆将大饼、锅巴、地瓜之类
粗粮点心，一并装在竹篮
里。我陪同阿婆提着点心和
茶水，一同去给阿公送中午
饭。到了田埂地头，阿婆从
竹篮里取出一个海碗，将茶
倒在碗里，阿公大口吃饼、大
碗喝茶，既解渴充饥又提神
醒脑，满满一碗酽茶，咕咚咕
咚，一饮而尽，这般喝法，大
概就是妙玉小姐口中的“驴
饮”罢。茶是真正的粗茶，泡
茶的器具也长得五大三粗，
可阿公却喝出了琼浆玉液的
味道。看得我眼馋不已，在
一旁吵吵嚷嚷着要喝。阿婆
在一旁哄我：小孩子不能喝
老茶的，喝了晚上睡不着。

后来，我回到南方老家，
学校放暑假，闲歇在家，想起
古有“富人吃冰，穷人静心”
的消暑法。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我家虽算不上富庶，但冷
饮还是吃得起，偏生颇谙养
生之道的老祖母不许我吃冷
饮，说冷饮最伤脾胃。可暑
热难熬，邻居小友一天几支
冰棍，看得我羡慕妒忌恨。
于是，灵机一动，从橱柜取了
一个饭碗，打开父亲的茶叶
罐头，取一撮撒入碗里，先用
热水冲泡，待到凉确，便端起
大碗茶，学着乡下阿公的模
样，一口接着一口喝，那茶入
口清鲜甘洌，去暑解渴功效
丝毫不下于梦龙、可爱多等
冰淇淋。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
职业缘故，经常走南闯北，见
识了天南海北风情各异的大
碗茶。我来到成都，这个号
称“泡在茶水里的城市”让我
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 茶
都”。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
有茶摊，几十张竹椅就围成
一个露天茶馆，茶客们一边
喝着碗盖茶，一边海阔天空

闲聊，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
月，这般饮茶，令人心生亲
近。我做客恩施，那里山多
岭峻，深山出好茶，一碗茶水
成了土家青年男女定情之
物。沉浸在风情火辣的《六
碗茶》歌声中，仿佛喝光了
茶，就能抱得美人归了。我
邂逅济南，在这座有“天下名
泉七十二”的古城，喝茶成了
老济南“开门七件事”之一。
我学着《老残游记》中的老
残，于趵突泉旁，在爬满藤蔓
的走廊下，拣一处茶摊，老式
的八仙桌、长条凳齐整摆放，
茶博士手持青花瓷大茶壶，
忙活着为顾客倒茶，茶水从
茶壶中倾倒而出，茶汤香气
扑鼻。就地取材用水质清澈
甘甜的趵突泉泡茶，兑上茉
莉花，一缕淡悠悠的花香溢
散开来，喝一口，甘冽生津，
泉水泡茶，消暑实惠，比冰镇
饮料养生。旧时的老济南，
在大树底下，端一大碗茶，听
说书、相声、唱戏……

其 实 ，大 碗 茶 早 有 典
故。比如，四大名著《水浒
传》中有一章《王婆贪贿说风
情,郓哥不忿闹茶肆》，那位
给西门大官人拉皮条的王婆
开了个茶肆，兜售的便是大
碗茶，另配上松子、核桃仁之
类点心。被誉为“世界短篇
小说之王”的我国古代著名
小说家蒲松龄，科考屡屡落
榜，心灰意冷的他，每个炎炎
夏日，在山东老家蒲家庄村
口道旁，支起一个布篷，摆上
木桌、木凳、粗瓷海碗，即成
一个简陋的茶摊，南来北往
的旅人在烈日炎炎下长途跋
涉，早已口干舌燥，见有茶
摊，摸出两个铜板买一碗茶，
顺带歇歇脚积点力。为了搜
集各地风情和民间奇事，蒲
松龄订了一个规矩：但凡只
要行人讲个故事或说个奇
闻，就能免费喝大碗茶，分文
不取。一坐二十年，搜集了
大量风格迥异的鬼怪素材，
谁能料到，一部“写鬼写妖高
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的皇皇巨著《聊斋志异》竟是
用一碗碗粗茶换来的。

忽然夏天，虽然人类已
跨入空调续命的年代，可四
季乃天时所定，出汗也是排
毒，空调用多了伤阳。我坐
在院子里，从罐里头取一撮
洞庭碧螺撒入白瓷碗里，冲
入热水，看蜷曲的茶芽在热
水里舒展开来，上浮下游，茶
汤渐呈碧色，绿的深邃，似乎
江南的整个夏天就沉淀在这
碗茶水之中了。我趁热“咕
咚咕咚”一碗下肚，初时热汗
迭冒，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
舒张开来，待沉下心来，五脏
六腑似也沁入了茶滋味，飕
飕生出一丝凉意。

爸爸爱吃鱼，爸爸肚子里
吃进多少鱼?村里豁子叔说，
爸爸尿尿都能尿出鱼，当然这
是夸张。爸爸吃鱼的程度，可
以养活一个鱼店，爸爸却不吃
鱼店里的鱼。爸爸有大哥。
爸爸住的村东有条河。

河叫江江河，绸带一样白
亮亮地飘着，水盛时，壮硕的
河流，颇为浩渺，春初水暖，岸
边便冒出很多紫红色芦芽和
灰绿色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
绿了，夏天，茅草和芦荻吐出
雪白丝穗，在风中不住点头，
招来的很多水鸟，在岸边安居
或在空中集翔，水鸟的鸣叫，
是河槽子最美的音符。

那个时候穷，但是物产富
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鱼。那
鱼呀，呼呼啦啦成群结队的于
小河沟里、江叉子里，甚至洗
衣服的涵洞里，都是鱼儿的畅
游路线。更不要提江江河里
的鱼，多得一如戋戋流水，在
阳光下闪烁的粼粼波光那样
多。

江江河水平缓时很温暖，
像母亲的怀抱，总是让人无限
精神。如果迎着水头走，双臂
张开，像鸟的翅膀，给人一种
要飞的感觉。站在水里不动，
也别出声响，要不了一会儿，
一群小鱼就摇头摆尾的游过

来，胆子大一点的，还触碰人
的腿肚子，痒痒的……

但你可别想抓住它，只要
猫腰一伸手，那鱼儿便欢快地
游走了，富有挑战性的或许还
会回游过来吐泡泡，那意思就
是——你能拿我怎么着啊？

早早晚晚，总会有人拿住
你，那就是大哥。大哥是被水
养的，水对他来说是一种诱
惑，而水里的鱼便是诱惑他的
目的。大哥捉鱼，绝对是捉，
尽管他有渔网、网罩、网兜、地
笼、鱼叉、迷糊阵一类，但他很
少用。拎个桶，在水边走动，
水会让他激动不已，瞳仁放
大，并有喜悦在眼底招摇。看
水的流动缓慢，看鸟的起落方
位，看水草的颜色，大哥像是
抒情，其实是在观察哪儿有大
鱼小鱼，然后激情澎湃，下水，
两手一推一圈，双臂并拢，大
哥就笑了，大哥笑的时候手里
肯定有鱼。

大哥不吃鱼，所以不是因
为自己爱吃而去捉鱼，爸爸爱
吃，但爸爸说不喜欢吃，原因是
水火不留情，怕大哥捉鱼有个
闪失。但大哥捉鱼的嗜好总在
骨子里蓬勃。有一段时间，大
哥真的以为家里人和他一样不
吃鱼，鱼捉的太多又不能统统
扔掉，于是，村里人家几乎都吃

过他送的鱼。大哥人缘很好，
都和鱼有关。

鱼有了，做鱼的人一定是
妈妈，因此我家吃鱼是长菜，熬
鱼不放油，一碗大酱，几瓢井
水，咕嘟咕嘟就炖起来，什么鱼
腥线啊，压根儿没那说儿。鱼
炖熟了，掀开锅盖，那个香叫嗷
嗷香！

爸爸白天劳作不息，晚上
睡在瓜园，每天给爸爸送饭的
差事就落到我身上，走一条土
路，挎着柳条编的土篮子，屉
布下两合面的发面饼，必有一
大碗白花花的鱼肉。窝棚里，
父亲吃着香喷喷的鱼肉就发
饼，而我嚼着脆生生的黄瓜，
热了，提桶井水洗脸……

井口支着辘辘，井绳一圈
一圈缠着岁月，井水甘甜清
爽，我也拿井口当做镜子，映
照水葱一样的灿烂年华，尤其
是井口边上长了一株蒲公英，
盛开着鹅黄色的小花，和黄瓜
妞儿上的黄花衬映，都是晃眼
的那个美！

有的时候活计多，爸爸一
人忙不过来，叫我一同去忙
碌，累了就睡在瓜园，晨起，太
阳冒红的时候，也是我最迷恋
的时刻，整个的原野都沐浴在
晨光里，大地一片清新，被井
水亲近过的瓜园，叶是新的，

瓜是新的，爸爸是新的，就连
我自己也是蓬勃成长的新气
象。

有一次，柳条篮子干粮
没了，爸爸把鱼也吃完了，我
把爸爸卖瓜时捆筐的麻绳解
下，系在篮子上，放上一块砖
头，沉入井水里，爸爸问我干
嘛？我说捞鱼啊，大哥不是
说有水就有鱼吗，爸爸大笑，
爸爸说江江河里有水，而鱼
在大哥心里。爸爸这话似乎
有些禅意，我参透时是在考
上大学之后。

爸爸冬天碗里也有鱼，大
哥初心不改，工作之余，也去
打冰眼，孝顺爸爸。但爸爸碗
里的鱼多是平时吃不了的，凭
妈妈一双巧手，精盐腌过，用
线串起，吊在房檐上晾，最终
小鱼缩成一片片枯柳叶，然后
用编织袋封存，等爸爸没鲜鱼
吃时接短，抓一把，放热锅里
煎，那种酥，那种脆，连鱼刺都
可口。

虽然时光远去，但那清清
环绕的江江河水，河水里的草
鱼、鲢鱼、鲫鱼、鳙鱼、青鱼、
鳝鱼、泥鳅……仍潺潺流经不
老的心房，滋润着余生的寸寸
光阴，生长春华秋实的快乐篇
章，在心里，于阳光下，就是一
张优美动听的老唱片。

一场雨后，田里的草与
苗，挤成了青郁郁一疙瘩。以
前没有灭草剂，帮禾苗儿清理
门户，靠的是一柄锄。

俗话说，地里的草、家里
的猫，都有九条命，耐死。草，
好像永远锄不尽，因此夏日锄
禾，好像是永恒的一项活计。

锄草，最宜响晴天。阳光
越狂暴，锄禾人身上越是熬
煎，心里头越是高兴。盼的就
是这有劲道的阳光啊，它会帮
人收拾这烦人的野草，实现丰
收梦，保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的民谚往下延续。

父亲是个优秀的锄者，出
色的庄稼把式。大生产队时，
割麦收秋，薅苗锄禾，他是“打
头儿”的角色：分工、派活之类
的，并不属他管，那是队长的权
威；他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社员。可是，每每地头一站，
镰刀锄头一上手，他的身份地
位刹那提升。他成了元帅成了
将军，他要身先士卒，做出表
率。他的位置永远在最显眼的
地方：人们正中间的那一垄，那
一垄的第一个。那么多双眼睛
注视下，他悠悠喊一声“开镰喽
——”或者“间苗儿喽——”之
后，割下第一镰，耪下第一锄。

这是起点，也是360度无死角
审视下的完美开始，是禁得起
打量、挑剔、模仿参照的标本。
以他为首，两翼紧随，一个箭形
梯队，缓缓行进在黄色或绿色
的田地里。

那是父亲作为一个农民
最辉煌、最快乐的记忆了。

父亲，做“打头儿”，一直
到生产队解散。后来，跟在父
亲身后的，只有我们一家人
了。有时，我一边近乎瘫软地
拉着锄头，一边偷眼看他：他
的动作有板有眼，有轻有重，
抑扬顿挫，不知疲倦，身体里
仿佛装着一台永动机。豫剧
《朝阳沟》里唱：“那个前腿弓，
那个后腿蹬，心不慌来手也不
要猛”……他就有那种沉静入
戏的状态。他轻轻把锄头送
出去，锄尖儿落地，银亮的锋
口吃进土里；他顺势一拉，腾
起一阵轻微尘烟。像一场微
小的战役打过，杂毛乱草纷纷
扑地，或被掩埋，或断根折
茎。锄头过处，像被剃过的
头，土层松软，一棵棵俏丽的
苗儿，袅袅而立。

他双脚一前一后，踩在锄
过的垄里，浮土松软得能没住
鞋帮。父亲跟我做示范，说：

锄头吃土最少一寸厚，这样，
草也死了，墒也保了。

然而，对于我，锄禾是一
种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重复机
械的动作，枯燥得难以忍受。
锄不了几垄，便腰酸，胳膊疼，
手掌起了泡；再加上烈日越来
越暴躁，人几乎处于半灼伤状
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抵
眼球，辣得睁不开眼。一时
间，渴也来了，饿也来了，又
累，又晒，又晕……我在地中
央充满怨愤地埋怨、发脾气，
甚至撂下锄头踅入地头的荫
凉，噘着嘴像在跟谁置气。

父亲不喊我干活，父亲讲
故事。我现在感觉，他与其说
是以故事来贿赂我们干活儿，
还不如说是为调节锄禾的气
氛。每讲故事，他有个开场
白：“说故事，道故事，北边来
个傻小子。捡了十八个蛋，孵
了十九只鸡……”我一听，用
衣襟胡噜一下脸上的汗，磨磨
蹭蹭就过来了。

父亲讲三侠五义，也讲南
征北战，还讲村里人去北河叉
王八……有次，他讲 1971 年
他去沙河建朱庄水库，搞夜
战，一直干到凌晨两点，挑担
运沙，大脑已酣酣入睡，两腿

还在自动前行，好像是靠着脚
趾自动找路面。踩到水沟里
时，一声大叫，彻底醒来……
那时，为了跟上父亲的速度，
我不敢放松，因为一放松就会
漏掉故事的情节。

临近正午时分，太阳愈加
猛烈。父亲让我们去树荫下
歇凉，由他来完成最后几垄。
我在荫凉里看着他，他那被阳
光照得明亮而萎靡的脸，弯成
一张弓的腰，裤脚处滴滴答答
的汗水，那背上凝出的一圈圈
白渍盐粉。我暗暗发誓，有朝
一日，一定让父亲脱离开这种
煎熬的生活。

多少年后，我曾几次试图
将他从土地上迁走，让他跟我
在县城里过那种悠闲自得的
老年生活；可是，每次都失败
了。他像一棵被无情拔离土
地的庄稼，萎靡，失落，时不时
叹息，说自己活着没了乐儿。

“地头吸支烟，炕头喝盅酒，锄
地回来歇个晌”，那样的日子，
才是最大的享受。

我终于明白，对于父亲而
言，锄禾耕稼，不是熬煎，不是
苦楚，而是事业，是一生苦乐
所在，是天正地正的本分，是
他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

院子南墙下有窸窸窣窣
的声响，孙女走过去瞧，惊奇
地说：“是一只小麻雀。”那是
一只幼鸟，猜想是它不小心
从窝里掉下来的，落在了我
家空花盆里。

院子里有一只猫，虽然
拴着，但也唯恐猫吃掉小麻
雀，我打算将花盆端到屋顶
上，好让大麻雀发现幼鸟。
没想到我刚端起花盆，幼鸟
就扑棱着翅膀从花盆里飞
出，跳到了墙边的石头后。

“一只傻麻雀，不知道我们在
救它。”孙女有些着急，说了
气话。

这时屋檐上出现了一只
大麻雀，正东张西望，嘴里还
叼着一只小虫子。孙女喜出
望外：“看，麻雀妈妈在找它
了，快看下面，快看下面呀。”
孙女一边喊一边给叼虫子的
麻雀指路，但大麻雀并未领
会孙女的意思，一扑棱翅膀，
从这个屋檐飞到了另外一个
屋檐。

“哎呀，越飞越远啦。”孙
女气得跳脚。我想用手逮住
幼鸟，亲自送上屋顶，视野空
旷，大麻雀肯定能看到它。
但小家伙飞本领不行，跳本
领倒不小，我刚靠近，它就跳
走了。

罢了，不逮它了，我们先
撤，等没人了，幼鸟肯定会呼
救的。我和孙女回屋，透过
窗玻璃往外看，有两只大麻
雀，一只叼着虫子，一只没叼
虫子，并排站在屋檐上东瞅
西望，肯定在找寻那只幼鸟。

孙女说：“鸟妈妈肯定外
面觅食，回来发现孩子不见
了，叼着虫子出来找孩子，发
现孩子后先喂孩子，唯恐孩
子饿着。”

我发出疑问：“你咋知道
叼虫子的是鸟妈妈呢？”孙女
说：“肯定是鸟妈妈啦，鸟爸
爸哪里管孩子，此时它还不

知在哪里浪呢。”
过了一会儿，飞来很多

麻雀，啾鸣声越来越大，估计
是亲朋都一起出来找幼鸟，
恨自己不会说鸟语，也不懂
麻雀语言，无法告知幼鸟踪
迹。麻雀飞来飞去，在院子
周遭盘旋，天色渐黑，外面安
静下来了。孙女说：“幼鸟肯
定找到了，麻雀都不叫了。”
这也是我希望的。

翌日一早，我在猫附近
发现了麻雀羽毛，幼鸟还是
被猫吃掉了。一边骂猫，一
边清扫战场。孙女醒来后，
问起鸟事儿。我骗她：“还是
鸟爸爸厉害，它喊来众鸟帮
忙寻找，半夜时，我听到院子
里叽叽喳喳，起床打着手电
筒一看，鸟爸爸与众鸟合力
叼走了幼鸟。”

孙女说：“您咋知道救孩
子的不是鸟妈妈呢？”我回：

“鸟妈妈嘴里叼着虫子，站在
一旁呢。”“虫子喂了小麻雀
了？”

“喂了。”我说。
“那您怎么知道另外一

只一定是鸟爸爸呢？”孙女继
续追问。

我说：“麻雀雌雄我是认
得的，救幼鸟的那只是雄
的。”

孙女甚喜，拍手说：“鸟
爸爸有智慧，鸟爸鸟妈都爱
孩子，是幸福的一家鸟。”

自然界，鸟爸负责出去
觅食喂幼鸟的大有鸟在，孙
女笃定认为，叼虫子的一定
是鸟妈，这个问题不必与她
争论解释。我拿起电话打给
儿子：“喂，以后一日三餐你
负责做。下班早点回家陪孩
子。”

儿子刚想说话，我就挂
了电话。哼，不给他反驳的
机会，从孙女对麻雀的看法，
我就知道儿子这个爸爸做得
不称职。

碗
底
茶
生
凉

□
申
功
晶

麻
雀
爸
爸

□
李
秀
芹

诗歌

广陵散

大星山炮台

一枚竹叶落下的声音
我听到了
秋月冷照霜染层林
又一季寒暑滑过

这里的每一棵树
伴我醉后癫狂醒来放歌
好久不曾离开，不只因为留恋
梦里故乡也是异乡

不是不想出去
青春梦境也曾热血沸腾
仰天长啸吐纳心声
山林那头有我的知音

不是独爱诗酒玄谈
觥筹交错中滔滔古今
我才能感知生命之意

不是没有悲伤
驾长车歌于途，驻足而嚎啕
脚下没有方向

人生有多少知己
让我看见生命的欢笑
也曾破空去追寻
又被人笑作痴狂
也非不想回归尘世
只是不想，疏离我的梦想

锄
禾
的
父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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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杨

□汪洁

一

用麻石筑成的炮台
取虎踞的雄姿
横卧在大星山上
听三百年沉重的涛声
看三百年如血的残阳
构思成戍边古镇
千年回响的壮丽诗魂

二

曾几何时
炮台上的古炮
愤怒地指向
指向隐伏忧患的大海
指向风云变幻的天幕
曾几何时
炮楼上的将士
飞扬的斗篷
耀目的缨枪
摄魂的呐喊
在硝烟弥漫里
定格为南国史册的特写

三

采一束野菊于残垣
掬一缕清风作凭吊
帝国列强的虎视
已畏退于巨龙的神威
消失于历史的舞台
钟声 渔歌 涛韵
萦绕大星山炮台
每一个日落日出

戏 周文静/摄

□逄维维


